
 中山醫學大學第四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編號：   

 

1 

參賽類別 ■小說組  □散文組     □新詩組     □台語散文組 

作品名稱 雙重病毒 

  軍靴踏地的響聲在闃寂的夜裡格外清晰，柔嵐匿在連星雲都黯淡無光的夜色裡，她的

背部緊貼在暗巷的磚牆，冷汗隨著急促呼吸淌落，將防護衣下的衣杉浸的溼溽。 

  良久，腳步聲沉寂下來，她探出頭往主街查看，遠處佇立著三位身著防爆戰服的人，

說時遲那時快，其中一位轉頭時登時與她對個正著，對方臉上戴著防毒面具，左右的濾毒

罐外分別有圈藏藍和赤紅的螢光，那是警員的標誌，但在柔嵐眼裡卻是戴著鬼火的猛獸。

她立即退了回去，一發子彈險從她的防毒面具側邊擦過，爆出刺耳的破風聲。 

  「她在那，快追！」 

  柔嵐轉身就跑，路上街燈壞了一半，無人修，也沒必要修，前方的道路一片漆黑，她

毫不猶豫衝了進去，在叢生的亂草裡找到早先藏起來的「管家機器人」，她一腳跨坐上了

那長方柱形機器人，按下側邊的啟動鈕後，機器人往前疾速奔馳，須臾後竟飆破時速九

十，比起原廠設定的上限值多了數倍，徒步追來的員警沒料到她有工具，當下惱怒不已，

卻也只能眼睜睜看著那逐漸化成黑點的身影消失在彼方。 

  柔嵐狼狽地躲回家裡，玄關處的自動酒精噴霧機將她從頭到腳消毒乾淨，她脫下防護

衣後直接丟入特殊的垃圾通道，那通道下是焚燒爐，當下就把沾染過外邊空氣的東西焚

毀。她進屋後沒有把防毒面具摘下，任何地方的空氣於他們而言都是威脅。 

  管家機器人行動顛簸的往屋裡跑，底部不堪磨損的輪子正冒著白煙，胎皮都翹了起

來。柔嵐見狀後將管家機器人拉到插座旁接上電源，安慰般地來回摸著它光滑的「頭

部」，那上頭被她貼了數張笑臉貼紙，彷彿管家機器人正以笑容回應著她。 

  柔嵐在它身旁席地而坐，看著顯示充電的螢光陷入沉思。 

  現今世界人口大幅減少至下跌前的一半，尚可慶幸的是機器產業蓬勃發展，所有生活

用品和糧食都能由機器人生產製作，物資還算足夠。而管家機器人是近五年來的發明，它

成本不高且極為耐用，用來替人民外出取回國家發放的物資，政府分送給每戶一台，讓國

民只要待在家就能維持生命。 

  事實上，國民也只能待在家，擅自外出就是觸犯律法，若私下與人接觸更是大忌，警

員有權力就地射殺。 

  柔嵐的管家機器人是特意托人改裝的，自從她加入「尋星會」後，每次出任物都是拿

著性命在冒險，若無逃跑工具，她早成為了千瘡百孔的屍體。她是流著鮮血的人類，面對

真槍實彈和裝滿病毒的空氣也會懼怕，屋裡分明是靜謐的安寧，她卻不住發抖，後怕如同

浪潮一陣陣撲蓋向她，她咬著下唇，環抱住了管家機器人，在這冰涼的觸感裡尋覓避風

港。 

 

※ 

 

  今日是北區區民領取物資的時間，高岳早早就讓管家機器人外出跑腿，這時他抬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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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看了眼錶，已經過了中午，他的機器人卻還沒回來。他不得已拖著沉重的軀體走到客

廳，坐上偌大的深棕色皮革沙發後打開電視。 

  管家機器人配備攝像鏡頭，能讓主人知曉它所見的景象，電視螢幕上是熟悉的街景，

它正平穩的往家裡移動，沒有走錯路也沒有陷入困境，高岳蹙起眉，又耐著性子觀察一會

兒，不出多久，鏡頭猛然晃動，像是被什麼東西撞著了，他坐挺身子，用遙控移動視角，

這才發現撞上自家管家機器人的東西。 

  那也是台管家機器人，珠白色的外殼被它的主人貼滿笑臉貼紙，它走著歪斜的路線，

且行動起來一顛一顛的，像是隨時都要翻倒，巧的是它回去的路線與高岳家的相近，因此

時不時相互埃著，耽擱了時間。 

  高岳防毒面具下那雙漠然的眼追逐著笑臉貼紙，半晌過後，他按下了遙控器上的特製

按鈕，他的管家機器人隨即從兩側伸出機械手臂，俐落地將對方拖了回來。 

  身為管家機器人的發明者，高岳不費吹灰之力就將它換好了新輪子。卸下的舊輪子壞

得不像樣，但高岳已經工作兩日沒有闔眼，疲憊讓他無法多做思考，揮揮手就讓那台管家

機器人自己回去了。 

  他坐回沙發，闔上眼，腦袋既昏又脹，睏倦不已卻無法睡著，連夜看的設計圖在眼前

混亂交錯，倏忽間，比劃簡單的笑臉浮現出來，驅逐所有凌亂，最終只有它留在他眼前。 

  高岳沉痛地嘆了口氣。 

  自從幫了那台珠白色的管家機器人後，每回發放物資時高岳的管家機器人總會帶封信

回來，內容無非是諸多道謝的話，能隱約猜出它的主人是個重情之人，可高岳不喜如此，

也在每回瞥了第一行字後就將信扔掉。 

 

  四季遞嬗又入了深冬，霜雪與霧靄蒙著大地，似要將一切覆去，重歸白紙。可人類頑

強，雖然不能外出踏雪，卻派出了機器人替身，那些五顏六色的軀殼在街上接踵比肩，讓

慘白的雪景不至於死寂。 

  管家機器人取物資回來時總帶著砭人肌骨的寒氣，高岳近來被失眠所擾，再加上過度

疲勞，免疫力下降的嚴重，竟就因此生了場病，而他也不以為意，只有讓管家機器人領物

資時順便領個感冒藥。 

  他埋在設計圖和選材裡一埋就是一整天，他正在改良管家機器人，依照目前管家機器

人的容量，領物資的頻率是兩週一次，不過只要與外邊空氣接觸就有染疫的風險，這個頻

率能夠越長越好。如今國家以律法和武力強制人民不得外出，作為責任，政府一肩扛起全

國國民的生活需求，雖然有機械輔助，卻也並非能夠予取予求，能送給全民一戶一台管家

機器人已經耗費巨大國庫，再想製作改良版並讓其普及，成本就是一個束縛他手腳的枷

鎖。 

  高岳的藥是領回來了，卻經常忘了要吃，這回他手裡還握著鉛筆就倒在圖紙上昏睡，

待他驚醒時已經快要過了領物資的時間，領物資不僅是帶糧食回來，也是讓政府能夠確保

這位國民還活著，若連續缺席兩次警察就會登門拜訪。高岳趕忙放管家機器人出門，自己

則癱坐在沙發上平緩意識，他閉上眼就感覺世界在搖晃，手腳冰冷加上頭重腳輕的不適令

他幾愈作嘔，不知過了多久，門外傳來管家機器人的鈴響，他扶著額起身，連抬眼確認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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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器畫面的力氣都沒有就解開門鎖。 

  門緩緩密合後緊接著是消毒噴霧機運作的聲響。 

  高岳默數著，發覺機器運作的時間長不對勁，他抬起頭，赫然發現除了管家機器人外

還有一名陌生女子也跟了進來。他有許久沒有與人面對面，當下驚得踉蹌倒退數步，跌進

了沙發裡，未等對方有動作，高岳就抓起桌旁的手機。 

  那名女子正是柔嵐，見高岳似要報警便快手搶了他的手機，隨後又慌張的還給他，

說：「我不是壞人。」一台管家機器人從柔嵐身後滑了出來，就是高岳曾經綁回來換輪子

的那台。 

  高岳直覺這是陰謀，暗自責備自己的草率，嗓音沙啞卻透著冷寒，問：「妳是它的主

人？」 

  柔嵐點頭的瞬間，高岳翻身掏出沙發下的左輪手槍，可柔嵐並不打算束手就擒，她抬

手往他右手腕敲下，那勁道巧妙，左輪登時就脫離了高岳的手掌，高岳怒極，問：「妳的

目的是什麼？」 

  「都說了我不是壞人，」柔嵐踢開地上的槍枝後彎腰打開她的管家機器人，「看你這

個月都拿了藥，今日也沒來拿物資，擔心你病倒了，你幫我修好了我的機器人，我還沒報

答呢！現在物資站都已經關閉，我的東西分……喂，你還醒著嗎？」 

  高岳意識漸漸模糊，詫異與憤怒輪番耗盡他的力氣，雙眼朦朧間看見柔嵐拾起沙發邊

的薄被給他蓋上，並從她的管家機器人內拿出一半的物資…… 

  她不害怕嗎？高岳沉悶地想著，先不論私自外出與人接觸就有可能被槍斃，要是他是

染疫患者，那她也難逃死劫。 

  在下個眨眼後，高岳徹底昏迷，橫豎他現在也動不了，柔嵐要殺他還是劫他他都無法

反抗，不如不做無謂的掙扎。如此一想，他竟覺得輕鬆，這一睡睡得比以往都沉。 

  也許是睡得夠深，高岳探著了被他壓在記憶底層的人，如同掀起深海巨石，繽紛的氣

泡爭相冒出。 

  八年前，不從防毒面具下望出去的世界有著耀眼的亮度與彩度，天是琉璃般的藍，地

是春茶般的綠，她是…… 

  「哥哥！這個送你。」高茜從溜滑梯滑下後順著衝勢撞進高岳的懷抱，被高岳牢牢接

穩，她在他的手背上貼了張笑臉貼紙，那是她最愛的收藏，也只送給她最愛的人。 

  她是海棠紅、是櫻草黃、是蘆葦青、是雲水藍，是所有色彩，卻也是所有色彩無以形

容的。 

  儘管她的面貌被時間洪流沖的依稀，高岳仍是在第一眼就認出她。 

  「我看看，打針的地方還痛嗎？」高岳溫柔摸著她的髮頂，一手拉起高茜左手臂的衣

袖。 

  纖細白皙的手臂上滿是針孔，高岳也是如此，這是人類對抗疫情的小犧牲。數年前，

有個不知名的病毒從世界角落萌芽，轉瞬間鋪天蓋地席捲全球，最初研發的疫苗已經毫無

用處，新疫苗逐一問世，試圖建構防疫高牆，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病毒也在不斷變

種，人類只能持續挨針，盼望能贏得這場抗戰。 

  自從高岳的父母染疫去世後他便與妹妹相依為命，前些天打完新疫苗時高茜發了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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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好後嚷嚷著要去公園，高岳經不住她的苦苦哀求，擇了外頭人少的一天就帶她出門放

風。 

  「哥哥帶我出來玩就不痛啦！」高茜笑著，又跑上了溜滑梯，一舉一動都帶著稚子的

天真無邪。 

  高岳就在出口處等她，等她一次次撲進懷裡，從午時到傍晚也不覺疲憊。 

  高茜玩得瘋了，口罩的掛繩在一次滑下時不慎磨斷一角，她愣了須臾，高岳馬上繃緊

神經替她繫好，隨即將人帶了回家。 

  幾日過後，高茜食不下嚥且高燒不止，隱約有疫病癥狀，高岳不敢大意，懷著忐忑的

心將人抱進醫院。 

  然而，那顆心再也沒有平靜過。 

  接踵而來的是高茜轉為重症的消息，那時的高岳被關在隔離所，不能陪伴高茜面對治

療。他坐上所內冷硬鐵椅卻更顯心頭浮燥，他將臉埋入雙掌裡搓揉，腦中重複播放著幾日

前的畫面。 

  公園是空氣流通的室外，活動人數也在管制以下，是怎麼染上病毒的…… 

  但如今病毒強悍，已經無法用往常的標準看待它，總歸還是他沒注意高茜的口罩，瞬

息間的疏忽就讓病毒鑽了空。 

  高岳驀地捶手，砸得身旁的鐵桌發出「碰」的巨大聲響。 

  是他害了她！ 

 

  管家機器人滑到高岳的腦袋旁，發出急促的「滴滴」聲，吵得他的主人睜開眼睛。 

  高岳朝它的腦戴輕拍了下，停止惱人的鈴響。他從沙發裡坐了起來，環顧房屋一周後

並無發現有任何損失，與他睡前不同的地方只有身前的陶板桌，上頭不屬於他的罐頭與米

麵放得整齊，底下還壓了張小紙條。 

  高岳才剛抽出紙條，管家機器人就再度發出「滴滴」聲，高岳轉動眼珠，懶懶地喊了

句：「說。」他憑著一身技術將自個的管家機器人結合許多功能，而接聽電話就是其中之

一。 

  「高先生，」管家機器人的上方憑空出現一小片投影，對方身著筆挺黑西裝，正襟危

坐的面對鏡頭，「新一期的確診數和死亡數出來了。」 

  對方見高岳點頭後便開始報告，頓了下又繼續道：「自從採用您嚴刑管控行動的計

畫，這兩項的數值都在不斷下降，總統很是滿意，但近期下降的幅度卻不如前幾期。我們

猜想是因為『尋星會』日漸壯大，與我們的努力相互抵銷。」 

  「尋星會……」高岳摩娑著指間的紙張，「那個以關心為名擅自與人接觸的非法組

織？」 

  「正是，他們行蹤不定且狡猾詭詐，與其接觸過的人都閉口不談他們，有線索也難以

深入探查。」西裝男子的口氣轉為嚴厲，「在此嚴峻時期竟還有人從中搗亂致使疫情起伏

不定，真令人不齒！」 

  「正好，」高岳將身子坐正，在對方抱怨的同時將紙張翻看了遍，「尋星會好像找上

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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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西裝男子盡顯驚愕，有防毒面具在身也遮掩不了。不過他很快就冷靜下

來，「這、這也是有可能的，我們從來不讓高先生露面，您是政府掖藏著的秘密，就算是

尋星會也提防不到您。」 

  那張寫著「需要陪伴，有我」並在後方印著群星圖的紙條被高岳細心摺好，他道：

「你們別打草驚蛇，待我會會她。」 

  桌上擺著的柔嵐的好意如刺般扎入高岳的眼，可他在眨眼間就擺脫無謂的人情，這些

並不能感化他。他隨後翻出手機輸入紙條上的聯絡資訊，發了條要與她見面的訊息。 

  他立誓要戰勝猖狂的病毒，誰要阻擋他，誰就是與國家為敵！ 

 

  過了月餘，柔嵐赴約出現在了高岳家，兩人坐在沙發的左右兩端，柔嵐將半個身子側

向他，盡量顯得不那麼疏遠。 

  「非常抱歉，上回貿然進來是我不對，但我想報答你的心意是真的。」柔嵐見高岳無

所謂地點頭才意識到今日之約並非要與她算帳，於是立即正色，「很高興能在漆黑的夜裡

尋覓到您，我是柔嵐。」 

  「高岳。」 

  「你家真豪華，在政府下禁令前從事什麼樣的職業呀？」 

  「機械。」 

  「那你是國內目前最需要的人才呢！機械需要了解許多理學與應用，你在這條道路上

有遇到甚麼困難嗎？」 

  「沒有。」 

  柔嵐嘗試要與高岳拉近距離，雖然對方有問必答，但都答得冰冷，兩人之間又因為有

防毒面具遮擋而喪失了大半非口語溝通。眼前是道堅不可摧的冷漠高牆，然而柔嵐並不挫

折，反而在苦惱的同時愈發想了解這個人。 

  「疫情尚未穩定，你想必也做了諸多考量才會與我見面。」柔嵐往高岳的方向移動了

一小塊，「你似乎不想聊認識彼此的話題，那你想談什麼，我願意聽你說。」 

  高岳將身體微微轉向她，有種想認真談話的意思，但卻不聊自己的事：「妳們為何會

找上我？妳的恩情也還清了，沒必要留下讓我找到妳的方式。」 

  他用「妳們」而不是「妳」讓柔嵐馬上明白高岳已經識破她的身分，不過她本來就沒

打算要隱瞞。 

  「你也許需要幫助。」 

  誠如她所言，她會登門拜訪高岳不僅僅是想要報恩。 

  尋星會內部有諸多科技人才，他們利用盜取街道監視器等的方式探察駐點區域，不僅

能規劃成員逃跑時的路線，也能觀察各個管家機器人的一舉一動，進而窺探其主人的生活

樣貌。街上行動的管家機器人通常都被描繪或裝飾的極富個人風格，它們會在領物資時互

碰在一起，甚至脫離前往物資站的路線，隨著主人的操控四處遊走閒逛，代替人所不能做

的事，也給予了人所不能親臨的風景，那都是其主人的消遣，是在封閉世界裡的喘息。但

是有那麼一群管家機器人，他們從來不做多餘的事，外表始終是出場時的模樣，路線永遠

只在物資站與家，在沒有溫度的機器人裡，它們是最冰冷的那個。 



 中山醫學大學第四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編號：   

 

6 

  憑藉著諸多觀察數據，尋星會內部制定了一份名單，表列著的都是經過評估後需要關

懷的人，成員便以此為據嘗試與其接觸。在他們實地拜訪後的紀錄裡，那些人十有六七都

有抑鬱傾向，有些甚至患有重度抑鬱症，在尋星會成員的努力與冒險之下才將人從鬼門關

拉回來。 

  而高岳榜上有名。 

  「妳不怕我報警？」 

  「我們在拜訪前都會遞送紙條，只有對方接受我們才會派遣成員，今日一見既是我們

選擇了你，也是你選擇了我們，雙方都是觸法之人，你肯定也不希望引來警察吧！」柔嵐

笑說。 

  高岳點了下頭，隨即說：「我很好奇一件事，」他注視著柔嵐，「尋星會都是些不怕死

的人嗎？」 

  「不，畏懼死亡是人類的本能，我們並非無敵，只是不願在病毒與子彈之下臣服。」

她頓了頓，「政府的行事過於激進，把人一個個鎖在屋裡，他們這麼做是要大家遺棄人的

本性。可是啊，我們不能離群索居太久，否則會生病的，有些人病久了就不想活了，尋星

會的存在就是為了挽救與預防這些憾事，被我們帶回來的生命都成了星河，照亮夜空，驅

走恐懼，成為我們繼續下去的動力。」 

  「那政府掌控著城鄉街市，你們是怎麼瞞過政府做這些事的？」高岳對柔嵐的言論不

以為然，這會兒口氣有些兇。 

  「……」柔嵐沉默，倒不是因為被高岳唬著了，而是察覺一絲異樣。 

  這個人的問題都圍繞在尋星會上，半點沒有要與她談心事的感覺，況且他越問越深，

已經觸及底線。 

  高岳以手撐著額，說：「抱歉，我問過頭了。」 

  柔嵐搖頭溫聲說：「沒事。」見高岳起身要送客，她低喃了一句，「我以為你要與我談

高茜的事。」 

  高岳怔在原地，默然良久才應：「妳怎麼知道她？」 

  「你上回昏迷時不斷囈語著這兩個字。」柔嵐抬頭看他，兩人的視線在空中相撞，

「是個可愛的名字呢，是你妹妹？還是女朋友？在政府的規範下你們一定很久沒見面了

吧。」 

  「再也見不到她了。」高岳咬牙，雙手的拳握的死緊，「我沒什麼想談的了，妳走

吧！」他說罷側過頭不再看她。 

  柔嵐起身後往前走了幾步來到高岳跟前，下一刻傾身抱住了他，兩人只有肩膀以上觸

碰到，柔嵐也只抱了一瞬，高岳還沒反應過來人就退開了。 

  「我並無其他意思。」柔嵐馬上拉出了距離，「人與人的擁抱能夠帶給彼此歸屬感，

也能減少焦慮和孤獨，這是機器人永遠無法替代的，在與人對談完之後給予擁抱是尋星會

一貫的作風。我們都很乾淨，不用擔心會因此染上疫病。」 

  「我能感覺的出你並不喜歡我們，也許我們永遠不會再見面。我想與你說的是，有些

藏在心裡頭的話與自己說或與機器人說或與人說是有差別的，你若有天需要我們，我們還

是會出現。」柔嵐說完後就拿出新的防護衣穿上，迅速消失在高岳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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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岳突然間覺得自己的腳踩不著實地，柔嵐身體的餘溫退不下去，那溫度化形成倒

鉤，連帶著淋淋血肉，將封存的記憶拉出了海面。 

  高茜的身影曝曬在過於熾熱的光線底下。 

  他呼喊著好痛，卻又攢緊著那丁點溫度，那根倒鉤，在血流如注裡再次看見失去在他

世界裡的色彩。 

  翌日，高岳與西裝男子視訊時將所得的情報盡數告知，而西裝男子則在三日後帶給他

一則好消息。 

  「經過對照，我們已經能確定柔嵐的身分，她是尋星會其中一支分隊的隊長，」西裝

男子的語調高昂，「雖然沒能套出尋星會總部，不過除掉她也能重創尋星會，只要您再次

引她出來，我們就師出有名。」 

  高岳蹙起眉，他並不想要再看見她。 

  西裝男子看不見高岳的不願，自顧自地說：「我會派警員駐守在您的庭院，您想辦法

讓她單獨站在靠近落地窗處，接下來的事情就交給我們……」 

  視訊結束後，高岳握著手機恍神半晌才將訊息送出去。 

  他最終還是連絡了柔嵐，這回對方一旦上鉤就插翅難逃，不論是被活捉還是被射殺都

能給尋星會一個警告，他們日後必會有所收斂，甚至停止活動，這都是政府所樂見的局

面。 

  可是高岳卻不痛快。 

  他嗤笑了聲，嘲諷此刻的自己。他活的就像機器人，只需能量就能做事，所有動作都

是經過運算後下的最佳的指令，處理這一切的是頭腦，若經過了心靈就會導致程式錯誤。 

  柔嵐的訊息讀的特別慢，足足過了一週才回復。 

  而她在回訊息前同樣躊躇不安。 

  尋星會並非軟柿子，他們之所以能在牢籠裡穩定成長是憑著步步為營的細心與四通八

達的消息。在柔嵐將與高岳對談時發現的異狀回報後，總部即刻展開調查，一查之下赫然

發現高岳並非常人，他與政府早在多年前就有著密切的往來，但官方資訊上卻見不到任何

有關他的名字，更多深埋的資訊被一一掘出，尋星會總部對他的態度也從不要交涉到必須

剷除。 

  會長在單獨與柔嵐會面時說道：「高岳是政府藏起來的軍師，他以為當今的政策是攔

住病毒的銅牆鐵壁，可這麼多年過去了，他們終究沒有意識到被這道牆阻攔下來的事物是

什麼。」 

  「是人類與生俱來，需要與同伴相依的心靈。」會長將手拍在了柔嵐肩上，傳遞著信

任。「妳不要感到悲傷，沒了他，政府的行事作風才會放軟。救人並不局限於尋找病患，

我們一直以來都處於被動，這回該是我們主控戰場了。」 

  攫住柔嵐肩膀的手指越陷越深，她不得不應聲：「……是。」 

 

  兩人再度見面時，氣氛有種難以言喻的凝重。 

  高岳開門後沒將眼神分給柔嵐半點就坐回沙發，柔嵐則小步走向另一端，落坐後玩笑

說：「我與你見面太頻繁，怕是會被政府盯上，你家可有逃脫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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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言，高岳冷笑了聲：「會怕還幹這行？」 

  柔嵐緩緩搖頭：「我每次出行都做好回不去的準備，只要能多給一個人活下去的動

力，死亡的風險於我而言不算什麼，我是擔心你。」 

  不管是否為實話，聽在高岳耳裡盡是虛偽。生命何其珍貴，憑什麼要為了他人承受風

險？也許是明瞭兩人經此一會不會再相見，高岳對她說了心裡話：「擔心我？既然擔心你

們的個案就該停止與其見面。人類一定能戰勝病毒，但在這之前必須像現在這樣誰都不能

見誰，政府實施政策後疫情有明顯的趨緩，但為何你們要從中攪局？只求近不顧遠，連一

點小犧牲也做不到！」 

  突然挨罵讓柔嵐怔忪一會兒，她越想越氣，反詰道：「你應該不曉得國內的自殺率已

經逐步追上染疫死亡率了吧？它就像敗絮，被政府用金玉外表的政策隱藏起來，並不是所

有人都像你一樣耐得住囹圄的生活，若無尋星會從中諮商和給予藥物，照著自殺率的長勢

總有一天會位居死亡首位。在我看來，不先穩定近，何來追求遠？」 

  「那你們就不該把現狀拉長，」高岳面向柔嵐，「自從尋星會壯大後每期染疫人數下

降幅度都有限，你們口口聲聲說要拯救生命，做的卻是讓疫情雪上加霜的事。」 

  「你不能只憑推論而加罪於我們，」柔嵐語氣堅定，「事實上尋星會已經存在四年

多，這四年來我們的會員只多不少，但並無造成染疫數目暴增，只要是做好防疫，我們還

是能傳遞溫情。」 

  「無暴增是因為政府的作為，若無你們從中作亂，這場防疫抗戰可以更快結束！」 

  話說到這，兩人都又站了起來。 

  寂靜中，高岳聽見了她的嘆息。 

  柔嵐開口道：「你只看見了一個疫情。」她的眼神透過了防毒面具貫穿到高岳眼底，

裡頭閃爍著躍動的烈焰，要燙醒冰封的高岳，「還有個名為心病的與眾不同的病毒，它也

在肆意蔓延，患上它的人難以察覺，患者並非單靠住院吃藥就能痊癒，比起當今疫情的棘

手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你怎麼能看不到呢？」 

  「疫情壓不下來的原因是否源於尋星會尚未可知，但助長心病的人確實就是政府，就

是你。高岳，你睜眼看看，這樣的結局真的是你想要的嗎？」她最後一句帶著三分責備，

七分哀傷。 

  高岳垂下眼眸，柔嵐的質疑插入他的內心，攢著他的心臟，逼他低頭重新審視這些年

的一言一行。 

  自從高茜去世後，高岳覺得自己也與她的屍身一同被冰葬，在低溫下結晶，被儀器震

碎後撒在花園裡，不同的是高茜帶著五彩斑斕的花瓣走了，他則在黯淡失色的泥濘中佇

足。他成日與機器人為伍，彷彿已經歸屬於它們，因緣際會下，他被政府收入麾下設計高

科技機械，當時的疫情把人類虐得狼狽，敵人巨大的陰影籠罩著世界，壓得人們抬不起

頭，渺小的高岳對它殺紅了眼。他明白這不是僅憑一己之力就能打的戰爭，能控制群眾的

方式有很多，但最快且最有效的手法就是從政府下手，他便開始嘗試與更上層的官員交

涉，最終，他的想法成功被採納，誕生了現在的嚴刑峻法。 

  但是他直到此刻才驚覺，原來他所以為能斬殺病毒的武器竟是把雙面刃，揮舞向敵人

的同時也將己方弄得傷痕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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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世代下，病毒與心病都在折磨人們，你我初衷相同，都是想為世人盡一份心

力，我們應該放下敵對的刀劍並互相合作，把後背交給對方，分別對抗這兩個病毒。」語

畢，柔嵐繞過陶板桌走向高岳，想要與他坦白。「高岳，我和你說……」 

  高岳的腦袋還在騷亂著，見柔嵐要繞過桌子時進到了落地窗附近，他猛然往前跨步，

搭住她的肩就將人壓下。 

  碰、碰。 

  倏地，兩聲不同種的槍響打破玻璃，震徹夜空，高岳與柔嵐不約而同地朝外大喊：

「住手！」 

  兩人相望，瞬間都了然於心，驚詫也好愧疚也罷，唯獨沒有憎恨。 

  高岳迅速冷靜下來，掏出手機操控所有照明，偌大的豪宅瞬息間漆黑一片，他們便匿

在黑暗中蹲著往沙發後邊躲去。 

  庭院處的兩隊人馬起初都料想不到對方的存在，不詳的寧靜瀰漫須臾就再次被子彈打

破，他們也很快明白了情況。 

  政府想狩獵尋星會，尋星會也想狩獵政府。此時誰也顧不上還在屋裡的誘餌，兩隻巨

獸伸出利爪互相拚搏，槍響在空中撕咬，誰也不讓誰。 

  混亂中警方喝道：「你們非法群聚，若再違抗，我們有權就地處決！」 

  他說的不錯，這句話的背後傍著法條，再打下去對尋星會百害無一利，眼看越來越多

警察繞住庭院，柔嵐焦急地朝外喊：「你們快回去啊！」 

  高岳在同時間抓著柔嵐往更裡頭推，自己則成為離落地窗最近的那位，片刻後，銳利

的劇痛從腰腹竄向全身，高岳掩住了疼痛處，再翻開手時掌中盛滿一灘腥黏，他甚至還沒

意識過來這是什麼就倒在了柔嵐的臂彎裡。 

  「別打了，有人受傷了。」柔嵐在哽咽之中嘶吼著。 

  高岳的視線模糊下來，猶如從水下往上看，波瀾之中倒映著柔嵐扭曲的臉，他無法控

制呼吸，在胸膛紊亂的起伏下扯開防毒面具，然而，這具失控的身軀帶給他的卻是超然的

平靜，思想竟是前所未有的清晰。 

  柔嵐驚慌的要把高岳的防毒面具戴回去，卻被對方一手撥開，她啜泣道：「高岳你在

做什麼！你不是要打敗病毒嗎？」 

  「妳說的對，」高岳艱難地咬著字，要讓柔嵐聽他說話，「世上存有雙重病毒，我盡

心竭力抵禦了一個，卻沒發現我早就被另一個蠶食空了。」 

  「我可以慢慢治癒你，」柔嵐泣不成聲，「求求你，快戴回防毒面具。」 

  高岳搖頭，他探出了手，撫上了柔嵐的防毒面具，眼前的夜幕正在漫天捲地地降臨，

趁著光明尚未褪去，他說：「我為保護妳而死，他們不會輕易對妳動手，我如今的舉動代

表支持妳，妳把妳的想法告訴世界，最終一定能……能拯救更多人。」 

  柔嵐的手覆上他的，她在說些什麼高岳也聽不清，只在這隨波破碎的嚎啕裡用剩餘的

知覺感受著掌下的顫抖，慢慢地用聲音的震動描摹面具底下的人的模樣。 

  在看不見的想像裡，她的雙眸有著琉璃般潤滑的光澤，小巧的尖鼻勾著柔和的弧度，

淡紅的薄唇抿出往上翹的唇線，那笑意好似能融化世間萬物，包含寒冰、鐵甲，還有高

岳。 



 中山醫學大學第四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編號：   

 

10 

  原來他沒有忘記，這張臉從來沒有因為時光的流逝而褪色，只因為她是那樣鮮明、那

樣深刻，高岳不得不佯裝自己已經遺忘了，免得在一次次午夜夢回裡痛得撕心裂肺。 

  那面容又再度飄渺，這回高岳掙扎出禁錮他的泥淖，搭著紛飛的花瓣隨風飄揚，在找

到高茜的瞬間，一種他早就生分的情緒洶湧奔出。 

  那是他這八年來笑得最像人的一次。 

 

（完） 

 


